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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酶体途径在细胞自噬过程中的功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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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溶酶体具有高度保守的异质性，是细胞自噬的关键细胞器。细胞质中的蛋白质和细胞器最终在溶

酶体降解，故溶酶体在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的平衡方面起着重要生理作用。通过自噬溶酶体途径，细胞可

清除某些病原体并参与抗原呈递。细胞自噬与异噬经溶酶体密切联系。自噬过程中溶酶体功能障碍与某些

疾病和衰老等相关。对细胞自噬的溶酶体途径及其功能意义作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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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implications of lymsosomal pathways for cell autopha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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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ysosome represents a high conserved heterogeneity and is a key organelle for cell autophagy. 
Cytoplasmic protein and cellular organelles are eventually degraded within lysosomes. Lymosome plays important 
physiological roles in maintaining equilibrium of cellular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Lysosomal pathways of 
autophagy are effective for cells to eliminate some kinds of pathogens and involved in antigen presentation. 
Autophagic pathway is linked to heterophagic pathway in lysosomes. During autophagy processes, impairment of 
lysosomal functions is implicated in some diseases and aging. In this review, we highlight lysosomal pathways of 
cell autophagy and their function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lysosome; autophagy; macroautophagy; microautophagy; chaperone-mediated autophagy 

收稿日期：2011-03-24； 修回日期：2011-04-26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博士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

(2003024603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0570948)
*通信作者：E-mail: hjwang@shmu.edu.cn

溶酶体 (lysosome) 是一种膜性细胞器，存在于

所有原生动物和多细胞动物的细胞中。细菌中没有

溶酶体，但植物细胞中存在类似溶酶体的细胞器。

1949 年，de Duve 等发现了酸性磷酸酶的作用。后

经细胞化学鉴定和电镜观察，确认了含有酸性磷酸

酶的颗粒，于 1956 年将这种颗粒命名为溶酶体。

近年来，随着对细胞自噬的研究进展，人们对溶酶

体有了许多新认识。除异噬和分泌功能外，溶酶体

参与细胞的自噬活动
[1]
。Ashford 和 Porter (1962 年 )

首先在肝细胞发现了“self-eating”现象，de Duve 
(1963 年 ) 将其命名为自噬 (autophagy)。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自噬酵母模型的建立和自噬相关

基因 (autophagy-related gene，ATG) 的发现，自噬

的研究才迅速进展和深入
[2]
。近年来，人们对于哺

乳动物细胞的自噬作用及其与某些疾病的联系有了

初步认识
[3]
。鉴于溶酶体是细胞代谢的关键细胞器，

了解溶酶体在细胞自噬途径中的功能对于深入探讨

细胞自噬机理具有重要的生理病理学价值。为此，

本文主要对细胞自噬的溶酶体途径以及溶酶体对于

细胞自噬的功能意义作了概述，以供读者参考。

1　溶酶体的生物学特征

粗面内质网合成的溶酶体酶在高尔基复合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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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和投送，高尔基复合体成熟面以出芽方式产生转

运小泡，再经内体 (endosome) 转入溶酶体
[4]
。除成

熟红细胞外，所有动物细胞都含有溶酶体。溶酶体

的数目和形态因细胞不同和细胞功能状态不同而

异。溶酶体一般呈圆形或卵圆形，直径多为 0.2~0.8 µm，

最小 0.05 µm，最大几微米。在外伤、炎症、缺血

等病理状态下，细胞异噬和自噬活动增强，溶酶体

数目明显增加，以适应于细胞的吞噬功能，如中性

粒细胞和巨噬细胞。 
溶酶体包被一层厚约 6 nm 的单位膜，膜蛋白

呈高度糖基化，朝向溶酶体内侧的寡多糖链保护溶

酶体膜免受酸性水解酶的消化。正常情况下，溶酶

体膜只允许相对分子质量 <300 的物质，如单糖和

氨基酸以及单价阳离子 ( 如 K+
和 Na+) 自由通过；

而双糖、多糖、三肽、较大相对分子质量的寡糖和

寡肽、蛋白质和带阴离子电荷的物质不易透过溶酶

体膜，但在某些病理状态下，溶酶体膜的通透性增

大，引起溶酶体酶外漏。进入细胞基质的溶酶体酶

被激活，导致细胞自溶和代谢紊乱。缺氧、放射线

和氯丙嗪、氯苯吡胺等药物可降低溶酶体膜的稳定

性，从而导致细胞损伤
[5]
。氢化可的松、氯嗪、乙

酰水杨酸、消炎痛等糖皮质类固醇类抗炎药能维持

溶酶体的稳定性，常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溶酶体含有 60 多种酸性水解酶。每个溶酶体

所含的酶不尽相同，但酸性磷酸酶在溶酶体普遍存

在，故可作为溶酶体的标志酶。溶酶体的大多数酶

为糖蛋白，具有 M6P 标志，带负电荷。由于溶酶

体膜的内表面也带负电荷，溶酶体内的酶处于游离

状态，这有利于预防溶酶体自身被消化。溶酶体膜

上的质子泵V型H+-ATP酶利用水解ATP产生能量，

将细胞质中的 H+
转运入溶酶体，引起 pH 值下降，

从而维持溶酶体内的酸性环境。溶酶体内的 pH 为

3.5~5.5，酶促反应的最适 pH 为 5.0。溶酶体的这种

酸性微环境有利于保持酸性水解酶的活性和水解过

程，调节生物大分子跨溶酶体膜的转运。如果溶酶

体内的 H+
漏出，H+

的跨膜浓度梯度下降，可破坏

其他离子的通透平衡，导致溶酶体膜渗透性稳定障

碍
[6]
。除 H+-ATP 酶外，溶酶体膜上有多种转运蛋白，

能将有待降解的生物大分子转运入溶酶体，并将酸

性水解酶的降解产物转运出溶酶体，供细胞重新利

用或排出细胞外。

初级溶酶体的电子密度较高，酸性水解酶常处

于无活性状态。只有在某种物质进入溶酶体或溶酶

体膜受损伤时，酸性水解酶才有活性。次级溶酶体

比初级溶酶体大，电子密度较低，含有细胞外源性

或内源性底物以及降解产物。  
植物细胞、绿藻和真菌，如酵母菌内的液泡

(vacuole) 类似于动物细胞的溶酶体，也含有大量水

解酶，呈酸性微环境
[7-8]

。细胞内常含有一个至几

个体积较大的液泡。植物细胞主要含有营养性液泡

和贮存性液泡，中央大液泡是营养性液泡的特殊形

式。在 90% 的不同类型细胞中，液泡约占细胞体

积的 30%。液泡膜系统是由细胞合成和内吞两条途

径产生的。液泡对于细胞的营养物质的贮藏和消化、

内环境稳定和外界环境多变引起的防御反应起着重

要作用。另外，植物细胞的液泡具有维持细胞膨压

以防止植物萎蔫的作用。酵母菌的液泡将钙离子输

入或输出以维持细胞钙离子水平恒定，并保持磷酸

盐和多磷酸盐的浓度。

2　自噬的溶酶体途径

自噬是细胞对持续性内外刺激的非损伤性应

答反应，以维持细胞结构、代谢和功能的平衡。根

据底物进入溶酶体途径的不同，可将自噬分为巨自

噬 (macroautophagy)、微自噬 (microautophagy) 和分

子伴侣介导的自噬 (chaperone-mediated autophagy，
CMA) 等三类

[9]
。巨自噬和微自噬过程都产生自噬

体 (autophgosome)，但是，巨自噬形成的自噬体较大。

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无自噬体形成。

2.1　巨自噬  
在内外刺激的作用下，细胞组装成双层膜的自

噬前体。自噬前体包裹细胞质、长寿蛋白质、异常

蛋白聚集物、损伤或多余细胞器、病毒和细菌等形

成自噬体。通过微管运输自噬体与溶酶体靠近，自

噬体外层膜与溶酶体膜融合，自噬体进入溶酶体，

形成自噬溶酶体。随后，自噬体内层膜被溶酶体酶

降解，继而内容物被降解
[10]
。此过程称巨自噬，是

研究细胞自噬的主要范畴。近来，人们用 mitophagy、
pexophagy、xenophagy、crinophagy 等具体叙述某种

选择性巨自噬。

自噬前体 (autophagosome precursor) 多呈新月

形或半环形，为游离双层膜结构，两层膜之间有腔。

随着自噬前体增大和包裹内容物，内腔变得不明显
[11]
。

Xie 和 Klionsky[12]
研究表明，多种 ATG 蛋白参与自

噬前体的组装。有人提出，自噬前体构成包括游离

脂蛋白、泡状膜、池状膜和片状膜组装方式
[13]
。自

噬前体组分来源于独立形成的特殊膜结构
[14]

或线

粒体、内质网或高尔基复合体等膜结构
[15]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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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前体膜与细胞器膜不同，缺乏较大的跨膜蛋白

质颗粒
[16]
。

自噬体为双层膜包被的圆形或椭圆形结构，

多位于细胞核周围，线粒体和粗面内质网附近
[11]

。

在肌动蛋白和肌球蛋白的作用下
[17]

，自噬前体弯

曲，封闭形成自噬体。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LC3)
是酵母 Atg8 的同源体，调控微管蛋白的组装和去

组装，参与自噬体形成。LC3 包括 LC3-I 和 LC3-II
两种存在形式，前者是可溶性的，位于细胞质中；

后者在自噬前体和自噬体的内外膜特异表达
[18]
。在

自噬溶酶体内，与溶酶体膜融合的自噬体外膜上的

LC3-II 脱离入细胞质，而自噬体内膜上的 LC3-II 被
溶酶体酶降解

[19]
。因此，LC3 可作为自噬结构的标

志物。人们常采用免疫印迹和免疫沉淀法检测

LC3-I 和 LC3-II 的表达变化，通过其表达特点评价

细胞自噬活动。最新研究发现，LC3 阳性自噬结构

中呈泡状的占 2/3，其余呈管状或管囊状。管状结

构不足 10%。管囊状结构在细管末端或中段有囊状

膨大。在自噬体成熟过程中，管状结构向囊状结构

转变
[20]
。不难看出，自噬结构的形态多样化。

自噬溶酶体 (autophagolysosome 或 autolysosome)
多呈圆形或椭圆形。由于自噬体内膜很快被降解，

在透射电镜下自噬溶酶体常不易与其他形式的溶酶

体区别
[11,21]

。在自噬溶酶体，溶酶体酶将蛋白质降

解为肽或氨基酸，核酸水解为核苷和磷酸，碳水化

合物形成寡糖类或单糖，中性脂肪水解为甘油和脂

肪酸等。降解生成的可溶性小分子物质经自噬溶酶

体膜渗透入细胞质，参与细胞的物质代谢活动，或

者排入细胞外基质。脂肪组织分解产生的脂肪酸进

入肝细胞，转变为甘油三酯。肝细胞内的脂滴经自

噬体输入溶酶体，在溶酶体内降解。自噬功能被抑

制时甘油三酯贮存增多
[22]
。这些结果有助于解释某

些脂肪代谢疾病的发生机制。溶噬 (lysosomophagy)
是自噬的一种特殊形式，溶酶体吞噬溶酶体形成自

噬溶酶体。溶噬的作用是清除过剩的溶酶体，维持

溶酶体数目相对稳定。最近研究提出，自噬溶酶体

内容物降解及其降解产物释放负反馈地降低自噬水

平，自噬溶酶体膜伸出管状结构。然后，这种管状

结构从自噬溶酶体断离，发生构型改变，形成新的

溶酶体
[23]
。充分利用自噬溶酶体的膜结构和降解产

物产生溶酶体，对于代偿经高尔基复合体产生溶酶

体的不足以适应自噬水平显著升高的需要具有重要

意义。

2.2　微自噬  
受饥饿等刺激时，细胞可发生微自噬。溶酶体

膜局部凹陷，吞噬细胞质或微体，逐渐形成自噬体。

然后，自噬体脱离溶酶体膜，进入溶酶体腔。酵母发

生自噬细胞质时，液泡膜凹陷形成自噬管 (autophagic 
tube)，自噬管末端膨大和脱落，形成微自噬体

(microautophagic body)[24-25]
。在酵母的细胞核微自

噬，细胞核膜与液泡膜接近，构成细胞核液泡连接。

细胞核向液泡突出，突起部分被液泡膜包被，形

成自噬体，随后自噬体脱落入液泡腔
[26]

。如巨自噬，

发生微自噬的溶酶体也称为自噬溶酶体。在微自

噬早期可见溶酶体膜的特征性凹陷，但形成自噬

体后，易与巨自噬过程中形成的自噬溶酶体混淆。

有人将微自噬和巨自噬时溶酶体内的自噬体分别

称为微自噬体 (microautophagic body) 和巨自噬体

(macroautophagic body)[27]
。与巨自噬相比，细胞很

少发生微自噬。发生微自噬的溶酶体表面有肌动蛋

白分布，溶酶体凹陷处特别丰富
[28]
，这提示肌动

蛋白可能与微自噬体的形成有关。微自噬的作用

是细胞饥饿时通过自噬细胞质提供营养，降解衰

老的长寿蛋白质，清除多余的微体和核糖体前体

等。最近有人提出，多泡体形成中、晚期异噬体

通过微自噬清除细胞质中的蛋白质
[29]

。尽管已

知 ESCRT 复合体和热休克相关蛋白 70(heat shock 
protein 70，hsc70) 介导这一过程，但这种微自噬的

分子机制和功能意义及其与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之

间的关系尚不清楚。

2.3　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  
Cuervo 和 Dice(1998 年 )[30]

提出了分子伴侣介

导的自噬概念。细胞质内错误折叠的蛋白质与分子

伴侣 hsc70 结合，然后 hsc70 复合体与溶酶体膜上

的 LAMP-2A(lysosome-associated membrane protein 
type 2A) 结合。在溶酶体腔内 hsc70 作用下，蛋白

质转运入溶酶体腔，被溶酶体酶降解
[31]

。经溶酶

体膜转运前，蛋白质需完全展开。溶酶体膜表达

跨膜蛋白 LAMP-1 和 LAMP-2，两者在功能上可

相互代偿
[32]
。LAMP-2 包括 A、B、C 三个亚型，

但 LAMP-2A 介导自噬的作用是特有的。CMA 激

活时，除 LAMP-2A 表达升高外，溶酶体内的

hsc70 数量和含有 hsc70 的溶酶体数目显著升高。

溶酶体膜 LAMP-2A 的表达水平由组织蛋白酶 A 对

其降解和溶酶体腔内 LAMP-2A 及时插入溶酶体膜

来调控。除泛素 - 蛋白酶体系统降解蛋白质外，细

胞溶质中蛋白质约 30% 需经 CMA 代谢
[33]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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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氧化应激、对毒性物质反应等应激状态下，

CMA 显著升高。老年细胞的溶酶体膜功能下降，

LAMP-2A 表达水平降低
[34]
，导致 CMA 减弱，蛋

白质代谢障碍。CMA 与巨自噬之间存在代偿关系。

3　自噬与异噬的关系

细胞吞噬包括自噬和异噬两条途径。传统上，

人们常按摄取内容物大小将细胞内吞 (endocytosis)
分为吞噬 (phagocytosis) 和吞饮 (pinocytosis)，并

用吞噬体、吞饮体和次级溶酶体描述细胞内吞过程。

为了区别于自噬过程形成的自噬体和自噬溶酶体，

应将细胞的内吞称为异噬 (heterophagy)，用异噬体

(heterophagosome)和异噬溶酶体 (heterophagolysosome)
叙述异噬过程。多泡体 (multivesicular body)是晚期

异噬体的一种形式，常由多个吞饮体 (pinosome) 融
合形成

[30]
。虽然溶酶体的自噬途径与异噬途径不同，

但最终的细胞器都为溶酶体，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

密切关系。

3.1　两性体  
自噬体外膜与异噬体外膜融合，形成两性体

(amphisome)。然后，两性体与溶酶体融合，内容物

被溶酶体酶降解
[35]
。

Gordon 和 Seglen[36]
观察到，天冬酰胺可抑制

自噬体与溶酶体融合，引起 [14C]乳糖在自噬体堆积。

细胞吞入 β- 半乳糖苷酶后，[14C] 乳糖不再堆积。

他们认为，自噬的 [14C] 乳糖和异噬的 β- 半乳糖苷

酶进入同一细胞器，在此 [14C] 乳糖被降解。他们将

这种细胞器命名为两性体。Strømhaug 和 Seglen[37]

观察到，[14C] 乳糖被自噬后在溶酶体内被 α- 半乳

糖苷酶降解，用天冬酰胺抑制溶酶体降解后发生

[14C] 乳糖堆积，但外源性 α- 半乳糖苷酶进入两性

体时，[14C] 乳糖堆积得到改善。此研究结果表明两

性体的存在和作用。丙胺是一种弱碱，丙胺处理可

使 [14C] 乳糖免受内源性和外源性 α- 半乳糖苷酶的

作用。这提示两性体的内环境呈酸性，与两性体内

容物变形但未降解的形态学结果相符。Berg 等
[38]

在

脱唾液酸血清类黏蛋白金颗粒处理基础上，用蔗糖

密度梯度离心法，从鼠肝细胞分离了两性体。两性

体为 5%，自噬体为 95%。用亮抑肽酶抑制溶酶体

的蛋白降解功能后，分离出的两性体占自噬结构的

50%。亮抑肽酶使脱唾液酸血清类黏蛋白金颗粒的

吞噬停滞。这些结果说明，溶酶体功能障碍时两性

体不能及时融入溶酶体，可造成两性体堆积，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异噬效率。

在透射电镜下观察，自噬体、异噬体、两性体

和溶酶体的平均直径分别约为 787 nm、78 nm、822 
nm 和 1 141 nm。异噬体膜的跨膜蛋白质颗粒丰富，

自噬体膜很少，两性体膜介于两者之间
[16]
，提示异

噬体膜与自噬体膜融合后，跨膜蛋白重新分布。鉴

于在电镜下有时难以区分自噬体、两性体和自噬溶

酶体，有人将这些结构统称为自噬泡 (autophagic 
vacuole)[39]

。使微管去组装时，两性体形成减少，

这说明微管对异噬体和自噬体起着运输作用
[40]
。然

而，有人观察到微管去组装后两性体堆积，认为两

性体被运至溶酶体受限
[41]
。

两性体的形成是否为溶酶体自噬途径的必需步

骤尚无定论。在酵母细胞中，Vps4 是一种 ATP 酶，

既与异噬体的构成和功能有关，又是自噬需要的
[42]
。

哺乳动物细胞的 SKD1 与 Vps4 是同源的，诱变时

可引起两性体形成减少和自噬体堆积。另外，

SKD1 诱变时饥饿诱导的蛋白质降解显著降低
[43]
。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两性体的形成对于溶酶体的自

噬途径非常重要。异噬物质代谢途径包括进入两性

体或直接进入溶酶体，但进入两性体不是必需的。

用 3-MA 阻断自噬即两性体形成后，溶酶体的异噬

途径仍能发挥正常作用
[44]
。Liou 等

[45]
提出，在分

离的肝细胞中，80% 的自噬体与异噬体融合形成两

性体，而 20% 自噬体直接与溶酶体融合形成自噬

溶酶体。但是，在体实验的肝细胞异噬主要直接通

过溶酶体途径，两性体产生很少
[46]
。自噬与异噬两

条途径的关系程度和转变机理尚需深入研究。

3.2　清除病原体

某些细菌和病毒可逃离异噬途径，避免溶酶体

消化。李斯特菌属、志贺杆菌属、立克次体属等的

细菌可通过降解异噬体膜逃入细胞质。单核细胞增

多性李斯特菌分泌李斯特菌溶素 O，此种蛋白是一

种膜孔形成毒素，能够破坏异噬体膜，从而使李斯

特菌从异噬体逃逸。另外，李斯特菌溶素 O 能够改

变异噬体的 pH 和 Ca2+
浓度，减缓异噬体成熟，使

李斯特菌有充足时间逃离。逃离异噬途径的细菌和

病毒可经自噬途径被清除
[47-48]

。例如，溶酶体通过

自噬途径杀死化脓链球菌
[47]
。因此，细胞能够通过

自噬发挥先天性免疫作用，抵抗细菌入侵
[49]
。然而，

化脓链球菌可在自噬缺陷细胞内存活和繁殖
[47]
，导

致慢性炎症反应。结核杆菌通常定居于异噬体内，

但可激活自噬途径被溶酶体酶杀死
[50]
。

3.3　参与抗原呈递

抗原呈递细胞巨噬细胞、B 淋巴细胞和树突状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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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表达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在人通常称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体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complex，HLA)。MHC 包括Ⅰ

类和 II 类分子，前者在细胞普遍表达；后者在抗原呈

递细胞特异性表达。内皮细胞、上皮细胞和精子等

在炎性细胞因子刺激下也可表达 MHC-II 分子。

MHC-II 和 MHC-I 分子将抗原分别呈递给 CD4+
和

CD8+ T 淋巴细胞，引起机体获得性免疫应答。

MHC-II 分子呈递的抗原来源于细胞外或细胞内
[51]
。

在外源途径，细胞吞噬或吞饮的细胞外基质中抗原

在溶酶体内降解，产生的多肽与 MHC-II 分子结合

并呈递于细胞膜表面。在内源途径，病毒、细菌或

肿瘤细胞被宿主细胞吞噬后，通过巨自噬或分子伴

侣介导的自噬途径将病原微生物合成的蛋白质或在

溶酶体降解的产物即细胞基质源性或细胞核源性多

肽运输至 MHC-II 分子
[52]
。内源性抗原，约占

20%~30%。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对于外源性还是内

源性抗原，溶酶体在抗原呈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　残留体  

残留体 (residual body) 是溶酶体的特殊形式，

进入溶酶体的内容物若不能被降解则长期存留于细

胞内或通过胞吐排出细胞。由此可见，无论自噬途

径或异噬途径代谢包括两性体代谢都可能产生残留

体。应该看到，因残留体内物质来源途径不同和具

有异质性特点，关于残留体的分类、形成和转归机

制以及对细胞功能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仍不够深入。

残留体的常见结构形式如下。

4.1　脂褐质 
Hannover(1842 年 ) 首先观察到神经细胞内含

有黄褐色的色素。Koneff(1886 年 ) 提出这种色素的

产生与年龄增长密切相关。Hueck (1912 年 ) 用脂褐

质 (lipofuscin) 描述积聚在溶酶体内的色素。在组

织切片上，脂褐质呈现褐色颗粒状结构，为成群、

不规则、电子密度较高和自发荧光的小体。脂褐质

内可见脂滴，并偶尔观察到膜性结构。脂褐质常见

于衰老的心肌细胞、骨骼肌细胞、肝细胞、视网膜

色素上皮细胞、神经节细胞和其他神经细胞，也可

见于吞噬功能活跃的细胞，如巨噬细胞。随着年龄

增长，脂褐质逐渐增多。由于不能被溶酶体酶降解

和很少通过胞吐排出细胞，脂褐质不可避免地在终

末分化细胞内贮存，但是，增殖性细胞随着细胞分

裂能够稀释脂褐质
[53]
，而不至于发生脂褐质堆积。

脂褐质颗粒是蛋白质和脂质残基在铁催化和聚

合作用下形成的，蛋白质由不尽相同的氨基酸构成，

而脂质成分主要为甘油三酯、自由脂肪酸、胆固醇

和磷脂。此外，脂褐质含有糖类和金属，如铁、铜、

铝、锌、钙或锰。然而，不同种类细胞的脂褐质成

分差别较大。正常情况下，过氧化氢主要被过氧化

氢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降解，少部分进入溶酶

体。由于脂褐质与铁和铜结合，溶酶体对氧化应激

很敏感
[54]
。在机体衰老或溶酶体贮积症，大量脂褐

质堆积，引起溶酶体功能下降，从而不能通过自噬

及时清除长寿蛋白质和衰老或损伤的细胞器
[55]
，最

终细胞因对内外环境适应能力减弱而凋亡或坏死。

进行性脂褐质沉积可导致神经变性疾病、黄斑变性

和心力衰竭等。

4.2　髓样结构  
髓样结构 (myelin figure) 为不规则小体，直径

0.3~3.0 µm，内含呈同心层状、板状、指纹状等排

列的结构，常见于巨噬细胞、肺泡 II 型细胞、肿瘤

细胞和病毒感染的细胞。先天性溶酶体缺陷病患者

的细胞内可见较多的髓样结构。某些药物可选择性

抑制溶酶体酶，导致膜性成分降解不全，肝、肾等

器官的细胞内出现许多髓样结构。

4.3　含铁小体  
含铁小体 (siderosome) 内有许多电子密度高的

含铁颗粒，颗粒直径为 50~60 nm。正常情况下，巨

噬细胞内可见含铁小体。机体摄入大量铁质时，肝、

脾、肾等器官的巨噬细胞中可出现许多含铁小体。

吸入肺内的空气中尘粒被巨噬细胞吞噬后在溶

酶体内降解。溶酶体酶难以分解尘粒中某些成分，

如二氧化硅，而在溶酶体内滞留形成残留体
[56]
。二

氧化硅的羟基可与溶酶体膜上的磷脂或蛋白质形成

氢键，使溶酶体膜的通透性升高甚至破裂，水解酶

溢出，从而导致细胞自溶而死亡。释放出的二氧化

硅尘粒被其他巨噬细胞吞噬，最终引起尘粒在肺组

织和淋巴结沉积，发生纤维增生和淋巴组织减少
[56]
，

肺的呼吸功能和免疫功能下降。

5　溶酶体的生理病理意义 

除参与受精、某些激素的合成和降解等外，溶

酶体系统是降解异噬和自噬内容物等的关键细胞

器，故溶酶体的产生和活性对于细胞在生理和病理

状态下发挥正常自噬功能起着重要作用
[57]
。衰老红

细胞、凋亡细胞、坏死细胞碎片、微生物、尘粒、

生物大分子、微细颗粒等都以异噬体形式进入细胞，

然后，借助于微管运输与溶酶体融合成异噬溶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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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部分异噬体与自噬体融合形成两性体，继而通

过自噬途径在溶酶体内被降解。许多细胞器或生物

大分子的存活时间为数小时至数天，线粒体半衰期

为 5~6 d，核糖核蛋白体为 5 d，微体为 1~2 d。自

噬是细胞对持续性内外刺激的非损伤性应答反应，

吞噬自身的细胞质或衰老细胞器，最终在溶酶体内

将吞噬物降解，降解产物被细胞重新利用或排出细

胞外以维持细胞结构、代谢和功能的平衡。通过自

噬及时清除多余或损伤的细胞器，对于稳定细胞的

形态和结构、维持细胞的正常功能和避免细胞衰老

等至关重要，在胚胎发育、抵抗饥饿、微生物清除、

免疫调节、延长寿命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正常

情况下，细胞自噬水平很低，主要清除衰老的细胞

器和异常的长寿蛋白质。饥饿状态下，如出生后饥

饿和组织缺血时，自噬水平显著升高，细胞通过自

噬提供营养，维持细胞存活。受严重病理刺激时细

胞自噬活动增强以维持耐受能力，如耐受氧化应激、

错误折叠蛋白质堆积、毒物刺激和辐射等。但是，

过度自噬可引起自噬性细胞死亡 (autophatic cell 
death) 或凋亡

[58]
。如果自噬基因缺失或自噬过程中

溶酶体功能障碍与某些慢性感染疾病、心血管疾病、

神经变性疾病、溶酶体贮积症、肿瘤生长和耐药、

衰老等密切相关。关于溶酶体在自噬相关性疾病的

作用机制有待深入探讨。

6　展望 

关于自噬体和溶酶体的微管运输、自噬体与溶

酶体融合、自噬溶酶体转归、自噬和异噬经溶酶体

联系、残留体内代谢等的调控机制尚不清楚，需深

入研究和探讨。溶酶体是生物进化上高度保守的异

质细胞器，各种自噬过程中处理的细胞器和细胞质

都经溶酶体降解，在细胞代谢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

用。然而，依赖溶酶体进行自噬是一把双刃剑，自

噬功能障碍可引起溶酶体内待降解物堆积，而自噬

过度可导致细胞死亡。因此，进一步探索和筛选自

噬关键分子，从而靶向激活或抑制细胞自噬，有望

在预防和治疗自噬相关性疾病方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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